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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剑川’县委副书记、县长 李劲松

2003年，我调剑JlI工作。弹指间，已在盒1]JlI生活了8年。作为生长在邻县鹤庆的我，

自幼就知晓从明代开始，鹤(庆)、丽(江)、剑(J11)三县即先属鹤庆府，后归丽江

府，解放后同属丽江专区，直至1956年鹤庆、剑川两县才划属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

剑川可谓山水相连，文化同源，唇齿相依，我之于剑川工作，亦可谓之缘分。

在剑川工作、生活，使我有机会深入了解到了剑Jff的政治、经济、文化，了解到了剑

川的民风民情，更了解到了剑J11人民一贯的“崇文重艺、睿智拼搏”的奋斗精神。这种

奋斗精神，实质上就是一个地方特有的民族精神，是地方发展与前进的精神合力。

值《剑川县艺文志》即将出版之际，县史志办邀我作序，作为一个在当地生活和工

作了8年的我，的确无法对这一挚诚的邀约表示推辞，便应允下来。

当我潜心阅读文稿之后，感到编者确实在辑选文章、收录诗联、选收传统《白曲》

等诸方面，花了大力气，下了苦工夫。应当说编者已竭尽心力，尽量地把与剑川历史文化

直接关联的文章、诗联收录其中，更值得一提的是所选录的文章、诗联很注重其思想

性、哲理性。这在目前所看到的艺文类地方志中，应当说是很有见地的。有关《白曲》

的辑选，在信息全球化、现代文化对民族文化直接冲击相当迅速的今天，采取专门收

录传统《白曲》的思路是正确的，这完全有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传

承和利用。

剑JlI诗联的内容和质量，在滇西北乃至全国都是有一定影响的，它不仅在创作方面有

着传统的广泛性，而且在诗联的生活使用方面，也有着地方特有的传统习惯方式。如春

联，大都提倡自撰、自写、自用，颇有中原浓烈的儒风气息。至于婚丧嫁娶等民俗用联，

则更是风格各异、丰富多彩。难怪全国著名的作家李准到剑川采风后，一个劲地赞不绝

口。这种浓厚的地方文化气息，自然为《剑川县艺文志》的诗联辑选，提供了较大的空

间和机会。

从《剑川县艺文志》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元代以来，剑川如何形成传统的“尊师重

教”氛围；．可以看到在“地瘠民贫”的客观条件下，剑JlI士民如何奋斗，形成了云南

“独树一帜”的剑川木雕产业；我们还可以看到，从明代开始，剑川先后涌现出了杨栋

朝、段高选、何可及、赵藩、赵式铭、周钟岳、张子斋、欧根、王以中等等优秀的人才。

这些都是剑川的优秀文化和宝贵精神财富，是金lJJll人民努力奋斗的永恒动力之源。

我曾经担任过县级党史研究编辑部门的领导，深知编辑出版一本书不容易，若要出一

本好书就更不容易了。因此，当面对《剑川县艺文志》正式衮集成册，并把数十万字的

史料提供给后人，感到无比的欣慰，也对辑选这本志书的编辑人员的辛勤努力表示由衷的

敬意。

·1·



希望这本书能为已经出版的{盒,lJll县志》和即将续修完成的第二轮《剑川县志》提

供更多佐证与资料补充。同时能更大地激发起剑川人民的奋斗热情，进而共同为建设一个
和谐、平安、繁荣、富有的剑川作出努力与贡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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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剑川县艺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

指针，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本着“以文运事”和“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原则，慎

重选收各时期对剑川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直接关联的，社会价值较高的地方

性艺文资料，以作为《剑川县志》史料的佐证与补充。

二、本志收录方式遵循厚今薄古原则，重在收录改革开放(即20世纪80年代以后)

以来的艺文资料。全志上限不限，下限止于2005年12月。

三、本志因循传统艺文体裁，设序、综述、艺文。

四、综述叙议结合，简述传统艺文历史脉络及剑川艺文辑选状况，彰明艺文与地方历

史相关联系，揭示某些与艺文相关联的地方重大事项：事件的后果前因，以激励后学向上

拼搏。

五、艺文分设文选、白曲选、诗词联选三卷。主要收录剑川县内作者的重要艺文；本

籍作者在全国、全省范围有影响之艺文适当选收。

六、文选分论文、传说故事、碑记序文、散文四个类别。论文分古体文、语体文

(白话文)两个部分，按历史顺序择其重点摘要辑选；散文以大散文体裁形式排列，偏重

于较有社会科学价值和民族艺术价值的文章；碑记、序文侧重收录明代及近现代有关记述

剑川重大事项和事件的碑碣和序言。

七、白曲选体裁为历史至今地方特有的、社会使用面广、涉及面达各个领域的一种喜

闻乐见的民间口头流传的传统白族曲调、歌谣。剑川历代“艺文”将白曲视为“不能登

大雅之堂”的“山曲野调”，不予收录。为了让这一深藏于民间的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

入正统的地方志中，特分别按传统古白曲、童谣、祭祀词、剑川白族调、本子曲分章选辑

收录。所选白曲先使用汉字型白文记录，再以1993年6月云南白族语言问题科学讨论会

通过的《白族语言文字方案(草案)》中的拼音白文标注，然后附汉意译文。《白曲选》

曲调的标题使用汉语名称，童谣、祭祠词使用汉字型白文标题。

八、诗词联选首先按明清诗、词、联分节收录。近现代诗词联分设剑川名人、景风诗

社社员作品专节，目的在于推介剑川名人作品，激励以剑川景风诗社为代表的今人更高创

作热情。

九、本志所收艺文的作者不分本籍、外籍，除历史上重要艺文之外，每位作者收入每

种类别(诗词联选除外)的作品限制在三则左右，不突破五则。

十、本志所收艺文尽量凭原著审校，如无原著，始参照抄件审校。

十一、本志艺文除保留原著注解之外，不另加注释，以免对原作原意造成曲解或偏离

作品原意。

十二、本志所收作品，有条件者附以作者简介，无条件则尽量注明作品原载刊物和时

间或文章收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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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剑川文化，源远流长。剑川海门FI地下文物证明，剑川文化的历史至今已有530Q余
年。如同传统的中国文化那样，剑川文化的内容相当广泛，鉴于受传统的中国地方史志中

“艺文”所应当包含的文化内容的个性所限制《剑川县艺文志》的综述，不可能，也不应

当涉及“艺文”之外的文化部分。

“,金1]Jll艺文”是剑川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以来，封建主义文化的思

想理念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不一，观点不一，因此，自从“艺文”最

早进入地方史志的封建时代开始，历代封建王朝在地方史志中所要求辑选的“艺文”，必

须充分服从各代封建王朝正统思想观点所需要的文化艺术史料这一标准。

历史上被辑选人地方史志的“金i]Jll艺文”，至今仍保留和存世的仅康熙《鹤庆府志》

及康熙{,NJII,少H志》中的“艺文”。从这两部志书所承认和已辑选人“艺文”的内容所

分析，当时辑选“艺文”的标准是以汉文化为主要标志的，以儒家正统思想为主的剑川

州内的有关地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与剑川山川形胜、文物古迹相关联的一些文

章、诗词等史料。

民族文化学家爱德华·泰勒曾经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讲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

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

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其他任何能力与习惯的复合体。”就这一整体性而言，因其时代

背景所决定，康熙《剑川州志》却将剑川民族文化这一“复合体”中的最关键的另一组

成部分，即真正意义上的白族原生文化，亦即含有最原生的以白族母语——白语为主的许

多极有历史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的白族口头文学形式的白族歌谣、曲调，白族民间神话传

说、民间故事等文学艺术作品，拒之于当时的“艺文”之外。这一做法不仅使白族文化

的民族艺术历史的核一IL,部分被割弃，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完全割断了5300多年的民族

文化艺术的历史。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如果依然将这些珍贵的土生土长的民

族民间文学艺术历史资料拒之于地方史志的大门之外，则新编的《艺文志》不仅不能突

出传统的地方特点、民族特色，而且还将重蹈把数千年的地方文化艺术资料遗弃于民族历

史之外的覆辙。从这一历史的意义出发，新编的《剑川县艺文志》必须走出与古代《艺

文志》所完全不同的一步。

对古代“艺文”的回顾

“艺文”为古代对“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总称。“艺”指“六艺”，

包括学术；’文指文章。近代地方史志有关“艺文”的含义有了明显变化，其内容专指的

是艺术和文学。因此，本文所指的“艺文”即本届地方志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将社会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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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方有一定影响的某些学术性文章或诗词楹联等艺术史料汇集成“艺文”或单独汇集

成《艺文志》的方志体裁。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地方史志的源流应当上溯至春秋时期。至战国时代，地方史志已逐

渐成形，当时的《周礼》，即中华民族地方史志的最早资政文献。此后，《尚书·禹贡》、

《山海经》等古代的地理志乘面世。当后来的许多方家和史学家，‘将这些地理志乘与《周

礼》等主要与政治相关联的史志内容相结合，融为独立的地方志书之后，中国传统的地

方史志的视野得到了更大的拓宽。随着中华民族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与进步，地方史志史

料的内容更趋丰富，促进了后来全国各地地方史志篇目体例的更加完善。

“艺文”纳人方志范畴的最早史料，见诸班固《汉书》。据《汉书·淮南励王刘长

传》所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辨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当

时，班固的《汉书》依照刘歆编著的“七略”资料，编成《艺文志》，分列于“六艺

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算略”、“方技略”，成为《汉书》十志中的

一志。后世以此为范，将“艺文”文章性质进一步归纳至建言性质、政治性质范畴；将

诗赋的收录标准进一步归纳到其诗作的思想性和所记述的内容，必须逼近于地方性信史作

用更大的这一方面，使《艺文志》成为地方志中重要的篇目。对于“艺文”的名称，各

种志乘中稍有出入，但所汇集文章的体裁内容却基本相同。如《新唐书》、《宋史》、《明

史》所辑文章辞赋均称《艺文志》，《隋书》、《旧唐书》虽然称其名为《经籍志》，然所

收内容，均为文学、艺术类文章，因此，这一阶段的“艺文”、“经籍”名虽异而内容、

体裁都没有脱离“艺文”范畴。

清代，《艺文志》的选辑进人了新的阶段，其社会功能明显得到了提高。《艺文志》

成为地方史志中信史资料的重要补充，成为佐证地方史志史实的重要资料文献。这一时

期，国内先后涌现出姚振宗的．《后汉书艺文志》、《三国艺文志》，侯康的《补后汉书艺文

志》，文廷式、丁国钧、吴士鉴、秦荣光等合编的+《补晋书艺文志》，以及顾槐三的《补

五代史艺文志》，金门诏、倪灿、倪瑶、卢文昭合编的《补辽金元艺文志》和钱大昕的

《补元史艺文志》等等。这些《艺文志》填补了原有史志中的许多史料空白，、更进一步从

文化、文学、艺术，以及各时期“策论”性质的文章和以山水风光为主体的纪实性诗词

吟唱等史料，为原有史志提供了更多的佐证。

如果说，汉代直至明代的“艺文”，强调的是“六艺”的各自功能性质的文章体裁的

典范性，讲究的是文章的辞藻华丽，结构的规范工整，辞赋的格律音韵，以使世人服从于

当时科举文范的要求。那么，清代以后的“艺文”则更加注重史实，所选择的文章、艺

术之类的体裁尽量用于对史料的佐证与补充。这不仅扩大了“艺文”的视野，更主要的

是，这一阶段的“艺文”，更强化了“艺文”在“存史、资政、教化”方面的社会功能

和作用。

就,金lJJlI“艺文”而言，明代所编的几种《剑川州志》版本均已失轶，人们无从知晓

其中所辑为何物。至今，剑川境内尚遗存的还有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所编的

《剑川州志》和与此同时的康熙《鹤庆府志》中的“艺文”部分。以上即佥lJJ{J历史上最

早的艺文。查《鹤庆府志》中的“艺文”，涉及剑川州事以及由盒1]Jll籍人士撰写的文章共

5篇，诗联未于收录。康熙《剑川州志》中的“艺文”，辑录涉及剑川州事及由剑川籍人

事撰写的文章共20篇，分别为“宸翰(涉及皇帝颁布给盒lJJlI的诏书、诰命、敕命)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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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疏(佥1]Jll籍官宦的奏章)5篇，记(地方治所、学校、重要基础设施、重要名胜、重

大事件的碑记)8篇。辑录五言、七言绝句、律诗、古风105首，词8阙，对联未于
r

收录。 ．

康熙《NJll,)+l志·艺文》开篇言道：“志有艺文，犹天有日星，地有物产，天不以荒

徼而悬象弗昭，地不以僻壤而百昌弗育，人不以遐裔而文章不著。剑虽弹丸之地。而先达

通籍，膺宠贲之恩纶；钜公临轩，发山水之清响。他如忠孝之臣，建言封事，博古之子，

吟咏风骚。日星物产而外，文章岂又少哉?”遵从开篇理念，康熙《金1]jll州志》所收集的

“艺文”，从总的方面，其功能已达到“资政、教化”的作用。

如“宸翰”中所收录的7篇诰命和敕命。其一是这些文章全部涉及金1]JlI地方的人和

事。其二是诰、敕内容重在对剑川地方功臣义烈的表彰。其表彰形式与内容，在封建时代

的当时，完全起到了对地方功臣义烈功绩的肯定与赞扬，对地方政治空气和社会风尚的勉

励与刺激，无疑对地方爱国忠贞，崇德尽孝，急公好义的社会风气，对地方学子好学上

进、奋发人仕等方面发挥了激励和鼓舞的催化作用；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

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推动作用。以至于从明代直至清代的480余年间，剑川地区普遍形成

了“无论家庭、社会，总把求学当作‘无资谋生之策’，虽高寒贫瘠，即‘以不学为耻’；

不分贫富，‘以不送子女求学为耻’；‘以教育对象无所获为耻’；形成奋发向上、刻苦好

学的心理素质和‘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1999年《剑川县志·教育》)。

又如《剑川州志·艺文》所收录的“奏疏”5篇，均为当时跻身于明王朝中上层阶

级的,金1]Jll籍白族官宦所建言。其中有剑川籍白族御史大夫陈奇猷，光禄寺卿、吏部给事中

杨栋朝，太仆寺卿何可及，金吾右堂右军都督段咂，他们所写的疏表均直接上奏明熹宗、

崇祯皇帝。这几位在各自的奏疏中或提出了对滇省地方吏治的整肃提案，或尖锐地揭发举

报了明王朝政府中的权奸魏忠贤，或提出对国家漕运制度的疏理建言，或提出了对滇省道

路交通的修筑与拓展的建设性议案。这些建言都有各自的独到见地，为当时国内颇有建

树、颇有新意的有关改革、创新的积极主张。这些辑录人康熙《鹤庆府志》和《盒1]jlI州

志》中的“艺文”，无论对封建时代的当权者，对后世，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必定

发挥“资政”的重要作用。

再如所辑录的105首诗，8阕词，纵虽有“剑阳八景”之类的纯景物吟唱，不适宜大

量收辑入志之外，其中《劝民歌行》、《送杨子大年老君山采药》、《金华山歌》、《随州守

郊行劝农纪事》、《龙王庙古柏》等等，或从一个方面记述了当时地方的民俗民风，或从

多角度透视了当时的地方经济、产业事项的艰难发展；更多的是通过诗词，让人们看到了

当时老君山、剑湖、石宝山、剑川坝子中无数的原始生态环境面貌。这不仅为《剑川州

志》提供了一系列史实佐证，也为后人对今天的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必须采取严格

的抢救和保护措施提出了警示。

诚然，“艺文”的“存史、资政、教化”的社会功能是不可忽视的，因此，“艺文”

的选编与辑录必须要认真做到有的放矢，不应单纯地欣赏文学艺术技巧。这样，精选辑录

的“艺文”，才能充分体现自己的民族特点、地方特色，才能真正为地方史志提供佐证，

充分发挥地方史志资料补充的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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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口头文学艺术资料入志的必然性

从20世纪80年代至2l世纪全国范围修志以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史志工作者们从实

践中看到，新编的社会主义新方志中的“艺文”，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即：以民族母语为

主体的众多的民问口头文学，如民族歌谣、曲调、民间神话传说、故事等，经过收集整

理，翻译成文以后的文学艺术性的历史资料，应不应当列入“艺文”，如何列入“艺文”?

就剑川这个白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92％以上的民族县份而言，从古至今，人们在平

时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商品交流等活动中，除使用汉语方言外，全县各族民众完全是

以白族的母语——白语，作为交流互通的主要方式。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古代至今，白族族群中始终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本民族的

通用文字。出现了白族群体间的族缘情感，民族性质的体现，民族族性的持守等民族关

系，主要依赖于白族语言的维系这一特殊现象。这一特殊现象，说明了白语这一El头通用

和流行的民族母语语言符号在白族群体中占有了极为重要的社会地位。民族学家罗康隆先

生曾经讲道：“语言与有关民族的这种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不仅十分专一化，而且非常稳

定，甚至可以说十分顽固。”(《文化人类学论纲·民族与语言》)正因如此，白族虽然没

有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的通用的民族文字，却因有统一的民族语言，而使自己的民族内部始

终处于稳定的相互认知的族性操守地位。

民族学家费尔南·德·索绪尔也讲道：“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普通

语言学教程》)正由于白语作为剑川地区社会生活中通用的语言，而且这种语言能充分表

达白族人群的各种意识观念，故而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白族群体之间除了在生产生

活j商品交流、社会交往等社会活动中使用白语之外，还在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传统技艺等传习、交流过程中形成了以白族歌谣、曲调，民间传说、故事一类的民族口头

文学。这些口头文学世代相传，并在流传过程中得到不断发展和拓新。如同日本民族人类

学家祖父江孝男所言：语言“是进行抽象思维和推理的不可缺少的工具”那样‘(《文化人

类学入门》)，白族歌谣、曲调，民间传说、故事等民族口头文学就是白族群体在地域生

活中对许许多多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抽象思维和推理所形成的思想文化结果。这些口头文学

经过白族人群之间的不断传诵，形成了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的白族口头文学宝库。随着汉

文化的不断普及深入，明清以后的数百年问，民间许多文人学士，经过不断地收集、翻

译、整理，形成了许多白族民间歌谣、曲调，民间故事、传说的汉字文本。这些文本中的

许多精品，就是今天地方史志工作者们所急切关注的“应不应当列入‘艺文’、和怎样列

人‘艺文”’的原生民族民间艺术文化史料。

封建时代，地方史志的“艺文”中，很难找到完整的以民族口头文学为主体的民族

艺术文化史料。即使民间有许多民族学者曾经将一些歌谣、曲调，民间传说、故事之类的

资料整理成汉文本，都往往被视为“下里巴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被完全拒

之于地方史志的大门之外。

历代封建王朝的史学家们，始终把原生的民族文化视为非正统的“蛮夷邪说”，即使

将一些民族生产生活、民俗民风、民族宗教活动的事项摘人史志，但在编纂过程中仍然以

儒家正统思想作为评判这些民族史料价值的一把尺子，往往主观地对许多民族史料或者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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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断章取义，或者截头去尾，或者随意删除的手法，以致使许多民族文化史料无法得到全

面的记述，造成了许多民族史料的考证，查对无法做到准确完整的尴尬局面。由于受儒家

正统思想的限制，地方史志中更无法容纳原生的民族艺术文化，形成了中国地方史志的洋

洋大海之中，原生的民族“艺文”的数量微乎其微，甚至难以寻找。即使是云南这个多

民族的省份，如要到地方史志中查找原生的民族“艺文”，就如同登天摘星星那样困难。

这充分说明了，在封建时代，原生的民族“艺文”史料，一直处于被压制、排斥和被歧

视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民族文化给予了相当高的地位。国家不仅对少数

民族文化的研究、整理、发掘、保护相当重视，还在政策、资金、项目培植诸方面给予了

很多扶持。尤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土著的少数民族歌谣、曲调，民间传说、故事

等，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充分重视和保护。

近60年来，金]Jll许多从民间挖掘出来的白族调、本子曲，民间传说、故事，被大量

翻译、整理成册，并由国家、省、州、县各级文化部门出版发行。在整个收集整理过程

中，白族口头文学的专业工作者李缵绪、杨元寿、施珍华、张文、陈瑞鸿、陆家瑞、张永

堂等，为白族口头文学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重大成果。就现有

辑存的盒1]JlI白族调、本子曲，民间传说、故事的拥有量和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文化科学

含量而言，就这些民族民间文学内容的丰富，体裁的广泛程度而言，他们对白族历史文化

内容的充实，对白族文学史地位的提升，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如同一面镜子，当人们领略过这些白族文学作品之后，就会发现，这些作品中，有着

不同历史时期白族人群生产生活实践的结晶，有着内涵相当丰富的包括白族人群的民族思

想理念、民族宗教信仰、民族风俗习惯、社会意识风尚以及白族自身的民族心理素质特

征、民族审美情趣和对理想的追求等等方面的精神文化的史实内容。

从一系列长期流传于白族地区的歌谣和民间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进程中白族人

群的生活经历、思想状况，白族歌谣、曲调，白族民间传说、故事等，体裁广泛，内容丰

富，从以下一些曲调、传说故事中，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白族的历史发展，白族人群的生

产生活状态和许许多多的思想文化理念，也可以从中看到白族历史文化的延伸与延续。

《湖 边》

汉字型白文 译意

的尼当乃苟苴绕， 叮呤当啷捕鱼人，

哼努吗汤经， 天上在打雷，

己努吗构种。 地上在栽种。

简单的几句白族歌谣，描述出了古老农耕文化的景象。让人们清晰地看到：古代剑湖

岸边，渔人们扛起“叮呤当啷”的渔具，正准备去捕鱼；而岸边的农田里，人们迎着轰

轰隆隆的雷声，正在忙碌着播种、耕田。

《博南歌》
’

汉字型白文

汉德广，
——1——

译意

汉家管，



开不宾。 开发边疆。

度博南， 翻过南岭，

越兰津， 去到南方，

度澜沧， 渡过澜沧江， 、

为他人。 为别人奔忙。

这也许是汉代在云南建立郡县时的歌谣，此时，中原至云南的古道已逐步开通。为了

去开发边疆，建立郡县，洱海流域与剑湖地区的许多奴隶夫役被迫远离家乡，翻山越岭，

渡过汹涌澎湃的澜沧江，去服役。

《义督古词》

汉字型白文 译意

段白王． 段白王，

出丸博。 出院榜。

桂赫闷北义督赕。 大理以北义督赕。

白子白英占彦福， 白子白女沾您(的)福，

苟朽彦下仲。 幸福日子长。

从南诏建立至段思平建立大理国的近500年间，云南境内极少战争，人民逐渐安居乐

业，至大理国中后期，民间产生了对段白王感恩戴德的白族歌谣《义督古词》。《义督古

词》是大理自时留传至今的一首盒1]JlI白族调，‘曲调中保留了许多白族古地名，如丸博

——即今天的永榜村，桂赫——即今天的大理一带，义督——即宋代建立在今剑川的行政

区划名称。作为口碑形式的一首宋代的白族歌谣，相比之下，其历史价值还要胜于明清以

后的许多碑刻。

汉字型白文

舍青务呆该得该，

曾腊皆登没须井，

曾腊须井没皆登，

标杂咀取尔。

《泥鳅调》

译意

细鳞鱼儿惊慌慌，

有了地盘没住房，

有了住房没地盘，

躲在水草间。

见我某得闷温默， 见我的人眼要瞎，

盖我某得某限赛。 捉我的人必定栽。

我初妥吗法朵里， 我虽把你没办法，

开史某告开。 鱼刺把你卡。

这是一首对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表示反抗的白族调，它反映出在封建统治阶

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朝不保夕，还要不断受抓兵派款，赋税徭

役的骚扰。面对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凄凉境界，受压迫者即便无力反抗，也要学细鳞鱼

用“鱼刺”来卡一卡压迫者的喉咙，以表示对压迫者的不满和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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